
日子一 进入六月，夏天便开始显露出她
原有的本色:热烈且奔放！人间草木，或极致
地壮美，或顷刻间湮灭。

比如这天气，气温陡然飙升到三十多摄氏
度，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前日还是春风沉
醉，昨日却是烈日灼心，而今晨，一场大雨把多
少人从睡梦中惊醒。这雨，它急躁，它狂傲，它
有无与伦比的力量，仿佛千军万马在战场上厮
杀。几小时后，它下白了天空，又骤然间停止。
它洗净尘埃，又淹没了道路，甚至低处的房屋。

比如我窗台上的那些栀子花，在骄阳下无
声绽放，开得那么纯洁无邪，开得那么真诚坦
荡。一小朵一小朵，清雅、素静，散发出淡淡的
幽香。我是多么地爱她们啊。可是，只两三天
的时间，洁白的花瓣渐渐收拢，渐渐泛黄，渐渐
枯萎，直至凋零。

这让我想到他们！想到他们在黑暗中燃
烧的青春！想到他们永远长存于历史河流的
高贵灵魂！

整个五月，我一直都埋首伏案，为家乡的
革命烈士写传。第一次如此深切地感受到，我
脚下的这片土地是一片英雄的土地；第一次如
此深情地回望历史，触摸他们傲然的风骨与高
洁的灵魂；第一次如此震撼于自己笔下的人物，
在泪光中还原历史，还原一段段悲壮的青春！

李文卿，我家乡的第一位中国共产党员，
两次参加北伐战争，三次被捕入狱，领导鄂南
著名的“米埠暴动”，转战江西、徐州、上海等
地，1934年秋，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
32岁。

在我的家乡八斗角村，有一座山叫铙钹
山，山形凹凸有致，如女人丰盈的乳房。那是
出生在此的巾帼英雄王佑尔的乳房！她卖地
葬夫，寻求革命道路，从一个卑微的童养媳，成
长为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一次战斗
中她不幸被捕，敌人对她用尽各种酷刑，她始
终坚贞不屈。疯狂、残暴的反动派刽子手一刀
一刀割下她的乳房，威逼她投降。她大骂敌

人：“你们这帮畜生，狼心狗肺。杀了我吧，会
有人替我报仇！”气急败坏的敌人砍下了她的
头颅。那一年，她31岁。她让我想到刘胡兰、
江姐，生命短暂，却有着气壮山河的风骨与气
节！从此，铙钹山郁郁葱葱，灵秀俊逸。

1930年，嘉鱼县第一个红色革命政权
——七区八乡苏维埃政权诞生了，周宏金担任
苏维埃主席兼赤卫队队长。周宏金被国民党
反动派走狗剖腹挖肝，取义成仁，点燃革命的
烈火；农民运动领袖吕金城被敌人五马分尸，
壮志凌长空，丹心照日月！还有吴大甫、彭文
涛、徐则夫、胡运喜等，一群年轻的革命者为了
民族的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我以我血荐
轩辕”！

他们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泰山之壮美！
他们的青春，是浩荡的大海，是巍峨的高山，是
夜空永恒的星！

一寸土地一寸血，我们永远铭记历史，铭
记他们火焰般燃烧的生命！

■许爱琼（嘉鱼）生如夏花

■周绪成（咸安）蛙唱初夏

你知道温泉什么地方的绿色最迷人吗？
这就非月亮湾莫属。前不久，陪远方的客人游
览温泉河。这客人说：“月亮湾的绿有点夸
张。”这用咸宁土话翻译就是“绿得吓人”。

这月亮湾，温泉人的宠儿。温泉河在潜山
国家森林公园与香吾山交汇握手处拐了个大
弯，因这弯形似一弯新月而取了这么个名儿。
温泉人在河东竖立起一块足有两层楼高的巨
石，巨石上纵向镌刻三个鲜红醒目的大字“月
亮湾”，又在河西竖一块一人多高的石头也刻
上鲜红的三个大字“月亮湾”。喜爱之情，溢于
言表。

大约二十年前，曾看过“月亮湾变迁图片
展览”，、老照片中的月亮湾荒野原始，河道边
垃圾成堆，蚊蝇肆虐，臭不可闻；河道里杂物聚
集，牲畜仰浮，惨不忍睹。以后，政府斥巨资建
起调节水位的拦河黑色橡皮坝，沿河两岸铺设
修建了污水收集管网箱涵，新建了木制扶手栏
杆的人行道，古色亭阁，栽花种草，美化环境。
今昔对比，我心里不禁涌起沧海桑田的感慨，
身处其间的自豪感，身逢其时的幸运感。客人
看了很激动，赞叹绿树的美，而不知道我这个
老温泉人心中的美滋滋。

你看，这棵树有多高啊，仰头看树梢，掉
落帽子是肯定的；这棵树有多粗啊，两人合抱

不住；这棵树有多大啊，树冠宽广，枝叶茂密，
覆盖了半边河呀；这树有多密啊，瞬间的雷震
雨或飘飘洒洒的小到中雨，均不用打伞，也不
会湿衣。站在这遮天蔽日的林木下，人都自
觉矮小。

在修建缘河人行道之初，工匠为了保留一
棵大树，让人行道转个弯；为了保护一棵古树，
就让它在人行道中间站着，让行人绕着走，礼
让树木。月亮湾树木异常繁茂，既是自然造
化，更是温泉人爱树护树，孜孜以求的馈赠。

从远处眺望，葱茏茂盛的潜山、香吾山满
山遍野的绿色，由两山山顶铺天盖地倾泄而
下，裹着楠竹的青翠、桂树的碧绿、香樟的深
绿，一股脑儿涌到月亮湾里，跌落到温泉河
中。踏进月亮湾，沿河两岸古木参天，仿佛走
进原始森林，令人啧啧称奇；又如掉进绿色染
缸，被绿色所淹没，吹来的风，四周的空气都是
绿色的。

钻天的绿白杨，茂盛的碧枫杨，驼背的翠
古柳都被挤到河边站着，树枝蘸着河水，在河
水里摇来摇去，树枝仿佛带着绿色的电流，将
河水电绿了。明媚的阳光打在绿叶上，绿叶将
绿色弹射到河水里，河水哪里躲得开，都被绿
色射中，处处呈现着绿意盎然。还有那些缠绕
在白杨、枫树上密密麻麻的常青藤，石头缝里

的青苔，河边绿茵茵的青草，以及那些不知名
的花花草草，在所有这些铺天盖地的绿色植被
里，月亮湾是这样的恬静，人仿佛是多余的。

月亮湾的河水在蓝天、绿色植被的映衬
下，宛如一块温润的碧玉，仿佛初生婴儿的肌
肤，嫩嫩滑滑，光光溜溜的。那个绿啊，恰到好
处，譬如增之一分绿则浓，减之一分绿则淡。
只有当一尾鱼儿欢快活跃出水面，看到碧绿的
河水中银光闪烁，你才意识到鱼儿是银白色
的。只有当一只长腿白鹭展翅捕鱼，碧绿的河
水溅起浪花，你才意识到河水原来是白色的。
平静的月亮湾河水是一块碧绿的翡翠，一首
诗，一个绿色的梦幻世界。

月亮湾又是温泉泉眼聚集地，月亮湾免费
洗浴池，嘈杂鼎沸的洗浴声是绿色的，沿河公
路汽车喇叭声是绿色的，草虫的鸣叫声是绿色
的，鸟语花香是绿色的，就连人行道也是曲曲
折折绿色长廊。月亮湾晨昏皆绿，早晨是嫩
绿，晚间是墨绿。月亮湾四季皆绿，春新绿，夏
浓绿，秋深绿，冬浅绿。走进绿色的月亮湾，就
走进了繁华都市中的世外桃源，就走进了绿色
的童话世界。

月亮湾的树，月亮湾弥漫的绿色，就是我
的乡愁。尊贵的客人，四季绿色有约，何日君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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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丽平(通山)

我的婆婆

婆婆从老家打来电话，说前年种下
的樱桃树挂了果子，近日招来白鸟黄鸟疯
了似的转圈，演大戏一样亢奋。婆婆的意
思是樱桃熟了，叫回家尝鲜。

刚进家门，就闻到一股竹笋的清
香。被褪去青衣的笋子，玉质的肌肤，兰
花指纤纤细细的美人形态。饭桌上一盘
饱含汁液的樱桃，每一粒都泛着珠光，嫣
红的，橙黄的，鹅黄的，吹弹可破的娇滴滴
情状。邻居家的猫，有些狐相，凸着罗汉
肚泰然自若地穿行在我们中间。它没把
自己当外人。

婆婆一生都在乡下，公公过世后，家
里只剩一个人，几只鸡，和老串门的猫。
四个孩子的家都不肯去住，理由是公公生
前惟好一口酒，前人过节时要回来，她得
往祠堂牌位敬献酒菜。大字不识的婆婆，
古稀之年学着使用微信，仅会点击视频通
话和按住说话键发语音。婆婆不懂微信
表情或字母符号的意义，却时常在家庭群
里发一堆杂乱无序的字母标点，言下之意
永远没人懂，也没人有心去弄懂。她不轻
易拨打孩子的电话，当有人给她发起对话
请求时，准能在第一时间接通。闲时就捱
个给孩子们做棉鞋，绣花鞋垫。知道冬天
我的手脚冰凉，往鞋里塞很厚的海绵，我
却嫌笨拙难看，将她的一腔好意藏了起
来，见我老穿买的棉鞋，就装着忘了这事，
从不点破，继续给我送各种东西。

婆婆吃肉，猫开荤，婆婆斋戒，猫过
参禅的日子。猫就像她的尾巴，人在哪，
猫就在哪。不知何时，猫儿弓着身子潜到
我的脚底，用牙磨我的鞋边，头顶我的鞋
底，或偎在脚踝，显出猫特有的媚态。见
我无嫌恶之意，得寸进尺，大半个身子贴
在我的小腿上，醉酒一样歪斜，皮毛顺溜，
温和，如松懈的热水袋服帖在寒腿上的舒
爽。大概家人不在的时候，它也是这样守
着婆婆的。想起前些时在楚王山采访，人
家一条小黑狗用脚掌扒拉我的裤腿，将我
的鞋头衔进它的口中，好像鞋子沾的不是
沙尘而是蜜糖。我本能地躲闪，它不厌其
烦地重复。几十分钟后仔细端详，鞋面没
有齿印，裤腿也无刮痕。于是想，动物的
锋爪与尖牙本是柔软如团棉花的，在面对
残暴与狰狞时才不得不挥舞利器。

不大会做菜的婆婆，晚餐操弄一桌
饭菜，是婆婆的生日到了。她在上座方方
正正摆了一个座位，一双筷子，斟满一杯
酒。我们心领神会。婆婆举着酒杯对着
空座说话，给桌底下的猫碗里夹菜。儿女
们掏出钱来，也许认为钱是人子尽孝道的
替代品，在远离母亲的日子里，尤其是一
剂安抚心灵欠疚的良药。婆婆推迟说：

“都把日子过顺吧，再见你们的父亲我能
大声说话了。”然后就装着很自然地咳嗽，
擦拭眼角。一向回老家就吃饭，吃完饭便
吵着返城的先生，当天主动提出留宿。婆
婆突然来了精神，似乎忘记了白日山间的
劳累，先去关鸡笼，关院门，接着洗碗，楼
上楼下的给孩子铺床，准备洗涮用品。一
一安顿后，又开始没完没了地剥笋子，生
炉火焯水，像只不知疲惫的陀螺，直转进
我的梦里。

窗外是宽阔的田园，夜半时分依然
是铺天盖地的蛙声，我听到了一串轻微的
脚步声，我知道我是醒了。蛙们相互应
答，那种自然密语在我耳畔是绚丽的烟
花，噼里啪啦地引爆在夜空。我恍恍惚
惚，在浩瀚、粘稠的浓烈乡情中再次融入
了梦境。

清晨醒来，远远望见地头的樱桃树
还有鸟儿呼朋引伴，婆婆说专门给鸟儿留
了一些果实。

婆婆把家中的土产一股脑往我的车
后备箱里装。车子渐行渐远，先生已是泪
流满面，我回过头去，一个熟悉的身影站
在村口，与那棵一生一世从没挪动过的松
柏站到了一起，是直挺而坚韧的站姿……

■阮中南（温泉）月亮湾的绿

五月中旬，下了几场夏雨，这雨下得好潇
洒，不紧不慢，微风飘撒，点点滴滴，润入村庄
大地山川。我沿着一条山村幽静的林荫小道，
来到了那片属于青蛙的泽国，体验曹幽的“林
莺啼到无声处，青草池塘独听蛙”的醉美意境。

这是一片烟波浩渺的小塘，此刻，一弯新
月刚好挂在柳树梢上。风柔柔地吹着，吹皱了
一湖碧水，吹乱了柳儿满头的秀发。

呱，呱呱，青蛙们的演唱正如火如荼地进
行着。清脆悦耳的蛙鸣声，在寂静的夜空中传
得很远，很远。我不由得放轻了脚步，唯恐惊
扰了蛙儿的歌唱。

初夏的蛙鸣，比起春天的有所不同。经
过了一个春天雨露的浸润，已经脱去了初鸣时
的青涩和羞怯，越发地清澈、明亮。蛙儿的叫
声也各有千秋，细细听来，有的呱呱呱，有的唧
唧呱，有的咯咯咯，还有的咯呱咯呱，或独奏，或
合唱，或清越，或粗犷，集田园之清翠，依塘水之
氤氲，汇星月之光华，或高或低，或远或近，疏
密有致，令原本寂寥的乡野顿然妙趣横生。

被柔情的风漂洗过，被典籍的村庄喂养
过，纯天然的乡土民谣。从辛弃疾的词里溢
出，缝补着初夏乍暖还寒的梦，是一阙词，拓宽
田园记忆深处的温馨；是一首催眠曲，拉长乡
情返璞归真的情怀。通宵达旦，夜夜笙歌。

久违的蛙声，勾起我儿时的回忆。童年
时，也是蛙鼓如潮的夏夜，带着童稚的我，吃过

晚饭，铺一草席在围河子旁的老皂角树和杨柳
树下，迷迷糊糊地听着父母和邻居的闲聊，身
旁的河沟里传来阵阵的蛙声，还有那断断续续
的虫鸣，悠扬而富有诗意。慢慢地，母亲手中
的蒲扇送来悠悠的凉风，月光轻轻地洒在她写
满沧桑的面颊上，母亲的蒲扇就那样不知疲倦
地摇着，摇着，少年的我渐渐地进入了甜蜜的
梦乡。

童年时，村子里的水塘比现在多。每到
暮春初夏，只要天降好雨，塘里及田野里蛙就
会欢叫，此起彼伏，连成一片，就像一个大型乐
团在合奏。声音越大，叫得越欢实，作为夏粮
的主要作物小麦就会丰收，整个年景就是好年
景。所以，人们总是盼望老天风调雨顺，总是
喜欢蛙的叫声。那时，村子西有蒹葭苍苍的苇
坑，有微波动荡的山坑水库和玩露水库，村庄
到处有莲儿亭亭玉立的荷塘，还有横跨在荷塘
中央的小木桥。每逢夏秋季节，蛙声四起，萤
火虫像小星星一样在夜空中闪光。芦苇深处，
荷叶田田，蛙儿尽情歌唱。曾几何时，古老的
乡村就这样被天籁般的蛙声所萦绕，让人为之
陶醉。也正是因为有了蛙声，乡村的夏夜才不
会寂寞，庄稼人才有了精气神儿。

其实，自古以来，倾情于蛙声的美妙并不
是曹幽的专利，在唐宋诗句中早已蛙声一片：

“何处最添诗性客，黄昏烟雨乱蛙声。”“黄梅时
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水满有时观下

鹭，草深无处不鸣蛙”。此时，不由得想起南宋
著名词人辛弃疾的那首《西江月》词中“明月别
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
取蛙声一片。”的词句来。我站在溪畔、塘边，
不再去寻找青蛙的踪影，我心怀欢喜，盼望着
今年风调雨顺，小麦丰收满满。我喜欢东西两
溪的初夏色彩，更喜欢东西两溪青蛙“咯咯呱
呱”的欢叫声。这如潮的蛙鸣，分明就是大自
然永不停歇的美妙乐曲，是一首悦耳而又和谐
的田园牧歌，是乡下人永远牵念的淡淡乡愁。

青蛙，我故乡最后的朋友，今夜又在我的
梦中出场，朴素的抒情，带着夏天的味道，带着童
年的味道，爬上稿纸的方格，将我的诗歌照亮。

几十年过去了，今日的故乡，夜，渐渐地
深，一切都进入了甜蜜的梦乡。初夏的夜仍然
不寂静，悠扬而富有节奏的蛙鸣，伴着银色的月
光，欢快地合奏着……


